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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滑稽艺术的表演样式及传播策略 

——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张丽芬
1
 

【摘 要】：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上海逐渐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剧场条件、

传播媒介以及观众群体。上海滑稽艺人利用新兴传播媒体，积极拓展新的演出空间和传播途径，在游艺场、剧院、

电台以唱片、播音、电影等形式寻求生存之道，不断探索滑稽艺术的多样化表演样式和传播策略，以滑稽穿插、滑

稽大会串、滑稽播音、滑稽唱片、滑稽电影等形式延续其滑稽突梯。滑稽戏诙谐戏谑的表演风格，满足了市民阶层

的审美需求，成为一种独特的江南民间喜剧艺术。 

【关键词】：上海地区 滑稽艺术 传播策略 滑稽突梯 

二十世纪初，现代滑稽艺术在五方杂处、十里洋场的上海诞生并蓬勃发展，迅速成为上海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重要娱乐形

式。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尤以报刊、电台、电影、唱片等为最，促使滑稽艺术成为一种大众流行艺术。滑稽

艺术诞生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演剧社，并以商业演剧的形式兴盛于上海诸多游乐场、剧院以及私人堂会中，成为构建上海市民

文化空间不可或缺的艺术样式。 

在抗日战争时期，滑稽艺人借助电台广播这一新兴媒体，为沦陷区的民众传递艰难困苦中积极向上的精神慰藉。同时，滑

稽电影的广泛传播，更加拓展了滑稽戏的生存空间，延续了其滑稽突梯、诙谐戏谑的表演风格。本文的“滑稽艺术”指二十世

纪上半叶的滑稽穿插、滑稽会串、滑稽戏、滑稽播音、滑稽电影等广义上的早期滑稽表演艺术。滑稽艺术多样化的表演样式与

其传播策略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其艺术本体的形成、发展及艺术特质。 

一、舞台滑稽：从滑稽穿插到滑稽大会串 

二十世纪初上海城市生活的日渐繁荣，为包括滑稽戏在内的现代戏剧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上海的都市化

进程使戏剧演出产生大规模的集聚，上海剧院和游艺场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设备先进，在整个中国独占鳌头，为最早只是作

为穿插节目的滑稽戏从新剧中独立出来，并从曲艺发展为剧种奠定了基础。“滑稽和游乐场的关系之亲密程度，恐怕比其他任

何曲艺戏曲剧种为甚。”[1] 

1922 年 9 月 1 日，滑稽戏元老董别声率领星期团首次在“中国第一俱乐部”大世界表演滑稽[2]。除了星期团，董别声还带

领滑稽剧团礼拜团、爱司团辗转于各大游艺场轮流演出。董别声是当时久负盛名的三大滑稽剧团的领导人物，无论其个人演艺

水平，或是其剧团领导才能，在当时滑稽界都堪称首屈一指。 

直到 1931年《大世界报》上依然刊登他们的演出消息。同时，在笑舞台等剧场的新剧演出中，孕育了诸多滑稽戏名家。滑

稽角色是新剧中的必要行当，朱双云在《新剧史》指出“派别”包括生类、旦类，其中生类包括激烈派、庄严派、潇洒派、风

流派、龙钟派、滑稽派等[3]。早期滑稽戏名家大都是从新剧中的滑稽戏角色脱胎、磨练而成，如钱化佛、徐半梅、王无能等，“钱

化佛滑稽小丑中之绝无仅有者，化装极佳，其解人颐处，虽鼎鼎大名之徐半梅，亦逊一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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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剧中的滑稽角色经常运用滑稽穿插制造滑稽突梯的剧场效果。早期的滑稽穿插多由滑稽角色表演双簧、道场、魔术、杂

耍等，与剧情关系不大，却在新剧中起着吸引观众的重要作用。《游艺画报》1925年刊登预告：“本报于十四期中刊载陆啸梧君

所编滑稽道场原词。殊堪解颐。外界颇不易得。祈拭目俟之。特此预布。”
[5]
滑稽道场能单独刊发，并提前预告，可见其魅力不

仅不亚于新剧本身，甚至由于其自成一体，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一种独特的滑稽表演形式，为观众所欢迎。 

1923 年 12 月，笑舞台新编之《KK 女士》可谓滑稽穿插在新剧中成功运用的典型。该剧在《申报》上连载的广告绵延数年

之久，从开演前的铺垫和预热，到演出期间广而告之、大力宣传，再到剧情揭秘、热剧评点等，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1923

年 12月 18日《申报》登出广告《笑舞台又编新剧》为新剧在正式开演前预热、造势：“笑舞台新编《KK女士》一剧，内叙 KK

女士与一少年卜静生之历史，其中情节有侦探、有侠义、有艳情、有滑稽，布景则有交易所、戏馆、洋房等，并有特别电景及

魔术机关。”
[6]
 

正式演出期间，《申报》几乎每日必登该剧广告。代表性的广告词如下：“是剧聚‘侦探’‘侠义’‘爱情’‘滑稽’于一

剧，‘台上有台’‘戏中串戏’‘险中有险’‘计上加计’。特制‘交易所’‘戏馆’‘寿堂’‘礼堂’‘洋房’等新布景，

外加‘特别电光布景’及‘奇巧魔术机关’……有戏中串戏，而且所串的戏，用新唱法新做法，像无能、方朔等的空城计，一

个是江北诸葛亮，一个是绍兴司马懿，再加一个冶儿的探子及老军，真真有趣之至，还有天人、志远、楚荪合串京剧，情纳、

有文合串滑稽戏，都是别开生面、大有可观。”[7]可见《KK女士》之所以能够红极一时，原因在于它集中了侦探、侠义、爱情、

滑稽这四种通俗戏剧要素于一身，并且戏中串戏，所串之戏即用新式的滑稽唱法和滑稽做法重新演绎戏曲和曲艺，如张冶儿、

王无能、易方朔合串《滑稽空城计》。 

其中王无能饰诸葛亮，易方朔饰司马懿，张冶儿饰探子及老军，并且加入了方言的元素，以戏仿的手法塑造了史无前例的

“江北诸葛亮”和“绍兴司马懿”，足以令观众眼界大开，兴味盎然。而“《拾黄金》本来有情纳学滑稽的梅兰芳，做《嫦娥

奔月》，种种身段已使人看得哈哈大笑，又有有文唱《叫化朱买臣》（休妻二六调），亦能劝人为善，再加新聘新角，从今夜起加

入《拾黄金》之著名滑稽萧天呆，扮的是老叫花，唱的是小嗓子……非但腔调有趣，而且身段也非常发笑。……特聘著名滑稽

老生萧天呆，今夜登台加入《KK女士》，剧中串演《新拾黄金》”[8]。剧场和游艺场的空间为各种戏剧曲艺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

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艺术表演互相借鉴，产生强烈的互文性。滑稽戏艺人以滑稽穿插的形式模仿京剧名家梅兰芳的唱段

和身段，用语言的谐谑狂欢取代梅兰芳唱腔的醇厚流丽，以降格滑稽模仿取代梅派庄重典雅的风格，取得绝佳的舞台效果。 

因为《滑稽空城计》大受欢迎，所以剧团新聘陆啸梧加入《滑稽空城计》的演出，将其表演内容扩充，演出时间延长；同

时，还新增添滑稽戏老生萧天呆，与起初的情纳、有文合串《新拾黄金》，这部戏的两个滑稽片段均扩充人员，并且在广告中作

为重头戏详细介绍，可见该戏的卖点正在于这些滑稽穿插。 

正如剧评《评笑舞台之新戏》所述：“该剧之情节本甚简单，中间加以种种穿插，因此倍觉热闹。”[1]可见，滑稽穿插渐渐

喧宾夺主，并且有独立成为一部完整剧目的倾向。《申报》1924 年 5 月 2 日广告新编二本《KK 女士》更是增加了王无能、陆啸

梧的四明文戏《唱滑稽孟姜寻夫》。可见滑稽戏艺人在舞台演出实践中逐渐发现滑稽穿插的魅力，将之发展成为正式的剧目，有

了相对固定的剧名。 

滑稽穿插的独立为滑稽大会串提供了必要条件。纯粹的滑稽大会串以“五福团”最为有名，但前人对于五福团的演变历史、

重要时间节点以及性质的认定尚有可商榷之处。学界一般认为五福团形成于 1929年
[2]
，而实际上 1930年 1月 24日，《申报》才

第一次刊登五班滑稽在东方书场轮流演唱的广告，“王无能、钱无量，江笑笑、鲍乐乐，刘春山、盛呆呆，陆奇奇、陆希希，

丁怪怪、赵希希五班滑稽轮流演唱”[3]。这次五班滑稽合演虽未打出“滑稽大会串”的旗号，但大会串形式俨然初步成型。五大

滑稽剧团在东方书场短暂轮流演出后，并没有立即在新世界组成五福团。 

1930 年 9 月 10 日《申报》第一次出现“五福团”的称号，“新世界今夜醒心社加入五福团滑稽大会串《万里长城》，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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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滑稽突梯”[4]。1930年 9月 18日《申报》广告：“今夜绅商各界特烦五福团五班滑稽大会串，五班合演《改良十教歌》，

花样翻新，与前不同。”[5]这是《申报》中第一次出现五福团表演其代表作《改良十教歌》的记录。其实，此前即 1930 年 8 月

16日《申报》上已出现十班滑稽合演滑稽名剧《改良十教歌》的广告，只是当时并未以“五福团”命名之。 

五福团并不是一个严密的剧团组织，而是在舞台上联合演出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为了吸引观众眼球而命名的滑稽大会串的

“美名”。而且，五福团不仅在新世界演出，也被邀请到卡德大戏院、中华大戏院等戏院演出[6]。新世界游艺部老板为了装饰五

班滑稽会演时的舞台，特地去苏州订做一个紫酱色缎子的平金堂幔，中间绣了五只蝙蝠，做成“五福捧寿”的图案，因此把五

班滑稽的会演取名“五福团”[7]。“五福团”这一滑稽大会串品牌极具商业价值，观众对于该品牌的认可度很高，因此成为 20

世纪 30年代享誉全沪、风靡一时的滑稽大会串名牌。 

1931年 6月 11日，新世界更名为国产商业游艺部。《滑稽戏》中提到：“五福团形成于 1930年初，演出活动持续一年后停

止。”[8]其实五福团的大会串活动并没有随着新世界的更名而停止，而是转移到了其他戏院，如 1931年 8月 28日在大东影戏院

演出，9月 25日在先施乐园，1931年 9月 8日在天蟾舞台赈灾义务演出，直至 1936年 1月 19日五福团仍在乾坤大剧场演出滑

稽喜剧《阿要难为情》《小香水》，这是五福团最后一次在《申报》上刊登剧场演出广告。从 1936 年 1 月 20 日起，五福团只接

堂会，直到 1942 年 5 月 22 日最后一次刊登堂会广告，“五福团”这一名称才退出历史舞台。漫长的演出时间跨度显示了五福

团的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 

由此可见，天韵楼、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以及新舞台、卡德大戏院、中华大戏院等剧场的兴起，为滑稽艺术的生存与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促使滑稽表演的日益独立和成熟。从 20世纪 20年代流行的滑稽穿插，再到 30年代滑稽大会串的盛

行，滑稽名家层出不穷，标志着商业滑稽戏演出进入全盛阶段。 

二、电台新媒体：播音滑稽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经济衰退，民生凋敝。游艺场和剧场濒临倒闭，举步维艰，但人们对娱乐的渴望是战争无法抑制的，

此时无线电广播就为战时民众的娱乐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商店也利用电台播音这一新兴媒体播放广告，以便在日益萧条的

市场下苟延残喘，获得一线生机。因此，无线电事业在百业俱衰的孤岛上海逆势蓬勃兴盛起来。自从 1923年美商中国无线电公

司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始，上海民营广播电台呈现一日近里的发展态势，仅从 1931至 1932年，就新建了 30多座

电台。截至 1934年，上海竟拥有了 54座电台[1]。 

大量涌现的电台为包括滑稽戏在内的演艺娱乐节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诸多电台节目中，娱乐节目占据半壁江山，而滑

稽戏即是其中的一档热门节目。“五马路有一家‘亚开’电台，是滑稽的大本营，从中午开始到午夜为止，全部是滑稽节目，

姚慕双、周柏春就在这电台初露头角。这时江、鲍、刘春山等每天有近十档节目。”[2]滑稽艺人不但出场频率高，而且形成了各

自独特的艺术风格。《播音员一字评》中将诸位播音滑稽名家的特色分析得鞭辟入里：周柏春之“嗲”，“男子汉，大丈夫，不

用假嗓子扮女人声气，要算周柏春第一，一副嗲劲”。筱快乐之“重”，“筱快乐的唱，难得听到，对于时事评论，报告两声，

说脱两句，却是份量沉重，句句有种，如听老师教训”。姚慕双之“老”，“姚慕双，说白和念唱，不论新旧词句，中外歌曲，

各种申曲越剧，样样老练，宛如‘老资格真牌子’上场也”。程笑飞之“像”，“程笑飞，开无线电，学啥像啥，各种方言，

南腔北调，几可乱真”[3]。 

与舞台滑稽兼顾说、噱、做、唱相比，播音滑稽更关注“唱”。唱功成了滑稽戏艺人在竞争激烈的滑稽界占据一席之地的

重要因素。广播听众和评论家尤其关注滑稽戏艺人的唱功，“孟晋饰方卿，满口国语，像做话剧一般，唯小嘴巴嗓子不大好，

唱两声不能使人十分满意。此外有饰红云婢女者，逼紧了喉咙使人难熬”[4]。1949年，电台最进步滑稽戏艺人当推“袁徐姚”，

袁一灵是“金嗓子”，徐天麟可称为“银嗓子”，“姚乐乐艺术甚佳，吃亏在一条嗓子，有时如牛叫，怪难听”[5]。可见播音滑

稽与以往的舞台滑稽不同，它对滑稽艺人的嗓音要求甚高，其中“唱”的优势尤其凸显，“唱派滑稽”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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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滑稽是滑稽界追逐时代潮流、利用新兴技术拓展生存空间的产物，以於斗斗、筱快乐、沈菊隐、姚慕双为代表的滑稽

戏艺人在电台播音中运用个性化的声音，发展出以唱派滑稽、说派滑稽为特色的滑稽戏作品，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延续了

滑稽戏的一丝游脉，功不可没。 

三、屏幕滑稽：滑稽电影 

如果说舞台滑稽受制于时空的局限，播音滑稽受限于声音而无形象的呈现，那么滑稽电影则摆脱了时空限制、传播媒介限

制，极大地拓展了滑稽艺术的受众面，为其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中国早期滑稽影片的诞生离不开西方滑稽明星卓别林的影响。

虽然西洋各国的作品“情节不近人情，动作装腔做势。不过在这不近人情、装腔做势的当中，确含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滑稽要素

自然而然能够使观众们不觉得不近人情，装腔做势，但觉其处处滑稽，不禁大开笑口”
[1]
。所以卓别林、罗克等西方滑稽明星深

受中国民众的欢迎，其影片轰动一时。因此，在中国影片发生的时代，最先成立的亚细亚公司，就趁势选择滑稽片为开路先锋。 

以《难夫难妻》为代表的亚细亚公司拍摄的最早一批喜剧片的诞生与滑稽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滑稽片演员均

来自新剧中的滑稽角色。亚细亚公司的演员基本上由新民社的滑稽演员担任。如《难夫难妻》《二百五游城隍庙》的主演是丁楚

鹤，即日后享誉海上的滑稽戏名家丁怪怪。 

《活无常》《一夜不安》都是滑稽取笑的短片，主角均为日后成为著名丑角的钱化佛。《一夜不安》讲述了夫妻同床共眠，

一只昆虫在丈夫脸上到处爬动，引得他的鼻子、眉目轮流挤动。妻子也受其影响，不能安睡。虽是描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却依

然趣味盎然。该剧依靠演员生动的面部表情制造笑料，表演难度较大。 

据钱化佛在《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中回忆，“因这戏注重面部表情，都是用特写镜头拍摄，我花了三个月的功夫，

每天对着镜子，作五官的基本练习，展蹙翁张，应合神态，获得相当的成就，为我后来参加京剧，专任丑角打好基础”[2]。中国

早期滑稽电影情节简单，线索单一，往往依靠演员夸张的表演取胜，因此，滑稽角色的表演训练为中国早期电影的萌芽与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亚细亚公司张石川拍摄的滑稽短片，题材和内容均取材于文明戏在正戏前加演的滑稽剧，内容大都打诨搞笑，如《老

少易妻》《打城隍》《二百五白相城隍庙》《五福临门》等，都是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打城隍》来源于京剧丑角戏，原故事叙

述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百姓嘎七等为避徭役，假扮城隍以图隐逸。不意差官捉役未果，怒打城隍。东窗事发，嘎七等被拿获。

影片《打城隍》别名《三贼案》，套用了滑稽剧的故事框架，讲述了债台高筑的三个无赖，躲进城隍庙里避债，巧遇来庙里求神

的债主。三人分别扮成城隍、判官和小鬼，闹出了许多笑话，最后骗局被揭穿，假城隍惨遭毒打。 

最后，亚细亚公司开创了中国早期影片拥有“导演”和“编剧”的先河。郑正秋负责指挥演员进行表演，张石川负责摄影

机的运作。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中提到：“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

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3]尽管《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非常

稚拙，基本采用照相式的记录方式，但郑正秋和张石川合作，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的专人导演。而郑正秋编剧创作的《难

夫难妻》，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剧本。它虽然相当简短，只有三千余字，故事情节也不曲折复杂，但标志着中国从此拥

有了独立的电影文学。 

继之而起的明星影片公司于 1922年 3月创立，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创办于上海贵州路 7号亭子间。

最初明星影片公司延续亚细亚公司的思路，拍摄滑稽短片，但营业不佳。究其原因，叶良让分析得很透彻：“细细的一研究，

方才觉悟，滑稽片的难编难演，倘使没有真含滑稽意味的情节，万不能编滑稽戏。没有真实滑稽艺术而加以精深的研究者，万

不能演滑稽戏。于是乎，知难而退，就此改弦更张了。经此一改革，营业居然大发达。”[1]从此后开办的很多影片公司，鉴于明

星公司的前车之鉴，都不敢轻易尝试拍摄滑稽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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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汪仲贤（汪优游）与徐半梅合作，创办了一个专门拍摄滑稽剧的影片公司，后来又有朱双云的加盟，可谓人才济

济。他们开宗明义地取名“开心公司”。开心公司的标志形象生动：一个猪八戒正在啃食一把钥匙，正是套用了歇后语“猪八

戒吃钥匙——开心”。开心公司宗旨为：“庄论不如谲谏，法语不如巽言。与其徒事高深，而令观者索然意尽，好为淫佚，而

致世风日趋于下，不如尽我谲谏之长，而为突梯滑稽之作，纵不能有裨风化，然而博人一粲，亦无伤乎大雅。况复谈言微中之

可以解纷哉。开心之作，意盖在是，大雅君子，其有取乎！”[2]可见，开心公司的宗旨意在传承古代俳优“谲谏之长”，以滑稽

之作娱人，亦可教化民众。以滑稽小道，取意君子之雅，此乃开心影片之宏愿。 

开心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滑稽影片公司的第一次成功尝试。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低成本经营。汪优游在《我们的开心公司》中回忆，开心公司是上海资本最小的一家影片公司。开心公司的总理、协

理、导演、编剧、布景、分幕、主要演员，由徐卓呆和汪优游两人分任；摄影冲洗，则由某公司承办；摄内景的场地，则借用

大中国影片公司。开心公司的演员，多半是转辗介绍的朋友，不是舞台演员的仅二三人，所以演作上发生的困难极少，开摄后

只费了十足天功夫，就把近一万尺的影片完成了[3]。开心公司的历史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小规模、低成本影片的成功与可能。 

二是艺术成就突出。前期的《隐身衣》《临时公馆》《爱情之肥料》《活招牌》《怪医生》《活动银箱》等滑稽片均为二三本，

《神仙棒》为九大本，开映后均得积极之评论。影评家在《戏赠开心公司徐汪二君》中巧妙镶嵌了开心公司拍摄的重要电影名：

“开心朋友真开心，请向开心公司寻嘻嘻哈哈恣欢谑，入门如登快活林，卓呆卓尔何曾呆，隐身衣裹徐半梅，心广体胖肥且硕，

料是爱情肥料之所培。优游朝夕尽优游，神仙棒上有花头。活动银箱财活动，怪底优游活似郁金堂上卢莫愁。双料东方朔，九

制淳于髡，庄谐一齐出，微中此谈言。开心公司有此两个活招牌之雄媳妇，日上蒸蒸名誉天然佳复佳，吾作好歌赠到两君临君

（笔者注：应为“时”）公馆里，两君心花应似桃花朵朵开。”[4]如果说开心影片公司前期的作品关注的焦点是博人一乐，那么

其后期代表作《雄媳妇》不但在篇幅上加长，长达十一本之多，而且更注重主题内涵。“滑稽剧较任何剧排制为难，剧中一节

一段，必须能博人笑，尤须含有深意宏旨，决非任意胡闹已也。”[5]创始人徐卓呆、汪仲贤向有文学素养，徐卓呆的滑稽小说尤

受人推崇，汪仲贤则有“东方罗克”之称。《雄媳妇》正是徐卓呆编剧，汪仲贤导演，同时又加入新剧大家朱双云担任编辑，更

是锦上添花。及至表演，“剧中除仲贤自任主角外，女角都系初上银幕，而均能动止中节，工于表情，不可不归功于导演。仲

贤之扮相颇似罗克，而其演剧则有卓别麟神韵。盖每以被人凌辱，不示反抗，处处以弱者地位为表情，而其意味，则足以使人

深长思者也”[6]。汪仲贤的演剧堪比喜剧大师卓别林，在戏谑之中意味深长，《雄媳妇》因此成为开心公司最成功的代表作。 

至于主题意蕴，该剧并不浮于滑稽逗乐，而富含深意。《雄媳妇》叙述穷婿入赘，为富妻欺凌，其一举一动，皆戏谑可笑，

而骨子里却深刻地揭露平民深受生活压迫之苦痛，寓沉痛于诙谐。“是以丁卜一初犹甘于穷困，而不为机诈。迨后生活之压迫，

日甚一日，使其无容身立足之地，不得已而入赘于毛氏，受尽富室之凌辱揶揄，不敢脱离此衣锦之桎梏也。此颇似易卜生之娜

拉，所谓异曲而同工者矣。”[7]开心公司被誉为上海“以喜剧为唯一标帜的影片公司”，其理想境界即“喜剧里面，充满著讽刺

派文学底灵魂”，而《雄媳妇》正是有理想的喜剧影片——“讽刺文学的喜剧”[1]。 

三是满足了市民阶层求乐的心理需要。古莲在《笑片谈片》中提及，当时的民众或劳力或劳心，皆是“愁苦”人生。所以

苦恼的人要忙里偷闲地抛弃一切杂念，去寻找娱乐方法来解闷。“所以看影戏须看笑片，那末喜欢寻开心的，果然可以大开其

心。即是多愁善感的朋友，也可暂开其心了。开了心就要发笑。笑是快乐的表示。快乐与苦恼一调和，身心就舒服了。身心一

舒服，就能延年。所以据我说，滑稽影片实在是苦恼众生的不老丹。”[2]上海市民在艺术鉴赏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喜爱

欣赏那些诙谐、发噱和具有新奇感的节目形式”
[3]
，因此，滑稽电影生正逢时，且因地制宜，它扎根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以求乐求奇的创作倾向，使观者在大快朵颐的同时，又得以讥刺陋俗，匡正人心。 

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专拍滑稽影片的开心公司，其他影片公司也将滑稽片作为摄制的一大类型，20 年代比较著名的有民

生影片公司、好友公司等，30 年代有滑稽三大家之一刘春山创办的“快乐滑稽影片公司”、张景华创办的三一影片公司等，拍

摄了《守财奴》《鸡鸭夫妻》《拼命》《到上海去》《生意经》《航空救国》等滑稽影片。滑稽影片业已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中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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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重要类型。 

四、滑稽艺术的传播策略 

伴随媒体技术的勃兴，滑稽艺术总是能够应时而变，创造诸多表演样式，运用形形色色的传播策略，为滑稽艺术蓬勃发展

提供有利条件。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提出著名的“5W”模式理论，即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客体以及传

播效果[4]。笔者拟从传播主体策略、传播渠道策略两方面探讨滑稽艺术的传播策略，以期为当代滑稽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其一，在传播主体策略方面，滑稽艺术注重发挥滑稽艺人的明星效应，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滑稽艺术是笑的艺术，唯有

新颖和独创，方有引起笑的可能。滑稽艺术的审美特性就要求艺人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出奇制胜，由此知名艺人逐渐形成独特

的表演风格。滑稽戏三大家有“老牌滑稽”王无能、“社会滑稽”江笑笑、“潮流滑稽”刘春山，诸位滑稽名家各怀独门绝技。

“老牌滑稽”王无能以方言滑稽著称，他擅长口技、各地方言和英语。 

他与易方朔搭档表演《滑稽空城计》，易方朔饰绍兴司马懿，王无能饰江北诸葛亮，王无能以江北方言扮演发噱滑稽的诸葛

亮，新颖独特，一炮打响。“社会滑稽”江笑笑以唱民间曲艺“小热昏”起家，以“说”功见长。他关注社会时事，反映市井

细民的喜怒哀乐，因此被称为“社会滑稽”。“潮流滑稽”刘春山擅长表演时事新闻，以“快唱”著称，因滑稽京戏《滑稽三

本铁公鸡》《滑稽天女散花》声名鹤起。传播学学者施拉姆指出，“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件事”[5]。戏剧传播中最能打动审美主

体的正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戏剧名角。正是滑稽戏三大家为首的一大批滑稽艺人精湛的演技，为滑稽艺术人格化、品牌化的传播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一呼百应的传播效果。 

其二，在传播渠道策略方面，滑稽艺术坚持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播途径，并且善于利用新媒体，应时而变、与时俱进。滑

稽艺人主要采用以下四种传播渠道：舞台传播、文本传播、声音传播以及影像传播。首先，舞台传播是滑稽艺术传播的题中应

有之义。滑稽表演艺术从新剧中的滑稽穿插发展成为独脚戏，进而连缀成滑稽大会串，最后形成滑稽大戏，舞台表演空间横跨

游艺场、私人堂会和剧院等。可见，舞台传播是滑稽艺术的主要传播途径，亦见证了滑稽艺术从不独立走向独立、从短小精悍

的独脚戏和滑稽小戏走向具有相对完整戏剧形制的滑稽大戏的全过程。 

其次，如果说舞台传播是滑稽艺术与观众的直接交流，那么文本传播则是滑稽艺术与观众的间接交流，也是舞台传播的重

要补充。从 1913 年至 1949 年《申报》终刊，滑稽艺人长年在《申报》上刊登演出广告，包括剧场广告、堂会广告等，其中包

含大量的演出信息，如上演剧目、主要演员、剧目特色、票价、演出场所、剧评等。不仅如此，滑稽艺人经常创办刊物、杂志，

出版作品专辑等，为中国滑稽戏史留下宝贵的文字记录。 

刊物如 1934年创办的《滑稽经》，或刊登知名滑稽艺人传记，如《江笑笑传》《江笑笑本来面目》等；或发表著名剧目和曲

目选段，如《姜太公招亲》《吃酒开篇》《女招待十字歌》《莲花落》等；或刊登最新滑稽界动态和新闻等，如《滑稽界消息》等。

另有《筱快乐特刊》，乃为震惊沪上的“筱快乐事件”制作之专辑，真实而完整地还原了筱快乐因惩恶扬善、痛骂“米蛀虫”播

音演出而被米商雇佣的凶手伤害的前因后果，可见滑稽艺人与黑恶势力斗争之惨烈。此外，江笑笑、鲍乐乐出版了作品集《江

鲍笑集》，共四辑，可惜战火连绵，现存一、二辑，此乃滑稽界最完整的著名艺人作品专辑。 

再次，滑稽艺术不仅在舞台、文字等实体空间中存在，而且以无线电、唱片等形式在虚拟空间中传播。无线电广播中的电

台滑稽以即时迅速的方式传播滑稽艺术，在当时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滑稽表演的传播和保存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捷径。诸多滑稽戏名家争相以唱片形式录制滑稽戏唱段，留下弥足珍贵的雪泥鸿爪。最早的滑稽唱片由百代公司于 1921年

录制，内容包括陆啸梧《刁刘氏游四门》《白娘娘报恩》《方卿见姑娘》《兜喜神方》，王无能《宁波空城记》《南方莲花落》《郑

元和教歌》（2段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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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百代公司又录制了刘春山的《滑稽游码头》《学时髦》《扬州人卖梨膏糖》《滑稽宣卷》《宁波女人哭老公》，王无能

的《哭妙根笃爷》，江笑笑的《滑稽毛毛雨》《滑稽老枪花鼓调》《滑稽小鼓调》《结婚无锡景》《路遥知马力》等。除了百代公司，

其他唱片公司如大中华公司、开明公司、蓓开公司、高亭公司、长城公司、胜利公司等，都录制了滑稽唱片，不仅推动了滑稽

艺术的广泛传播，使其深入市民阶层，而且提升了滑稽艺人的表演水平，促进了滑稽艺术的良性发展。 

最后，滑稽艺术影像传播的代表是滑稽电影。如果说播音滑稽是以个性化的声音传播吸引听众，那么滑稽电影则以滑稽突

梯的影像征服观众。与播音滑稽仅限于谐谑风趣、南腔北调、九腔十八调的语言滑稽吸引观众不同，滑稽电影尤其擅长以道具、

形体的反常以及动作的夸张变形取胜。比如，刘春山于 1933年创办“快乐滑稽影片公司”，拍摄的首部影片就是《鸡鸭夫妻》。 

该片是中国第一部由真正的滑稽演员主演的滑稽长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同时也代表了海派滑稽电影风格。

电影这一新兴媒体的出现突破了舞台传播中受众与演员必须在同一时空的限制，影像传播的受众与演员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进

行精神交流，这就迅速扩大了滑稽艺术的传播范围，为其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当然，无论何种滑稽戏表演样式，“观

众也不是被动的、安静的、个体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1]。 

综上所述，滑稽艺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善于应时而变，推陈出新，在游艺场、剧院、电台、唱片、电影等多种演出场

所和新兴传播媒体中筚路蓝缕、开疆辟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不断拓展生存空间，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无论是新剧衰弱、

剧场倒闭，抑或是战争频仍、百业凋敝，滑稽艺术总能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探索出一条具有浓郁市民色彩、强烈商品

意识、兼具滑稽讽刺及幽默等审美形态的民间喜剧艺术之路。 

注释： 

1[1]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第 98页。 

2[2]《申报》1922年 9月 1日，第 16版。 

3[3][4]朱双云：《新剧史》，赵骥校勘，文汇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43-144页，第 194页。 

4[5]《游艺画报》1925年第 13期。 

5[6]《申报》1923年 12月 18日，第 18版。 

6[7]《申报》1923年 12月 26日，第 12版。 

7[8]《申报》1924年 1月 17日，第 12版。 

8[1]《申报》1924年 1月 25日，第 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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